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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佩戴勋
章的老兵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
前在单位总值班室接待过的那位老兵。

老兵穿着一套旧军装，左耳残缺、嘴
巴向右歪斜。初次见面，我被老兵那张脸
吓了一跳。老兵手中端着一个搪瓷茶缸，
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茶缸上的白漆斑驳，
缸把手磨得锃亮，缸上的红字，有的笔画都
掉漆了，但“抗美援朝纪念”几个字仍依稀
可辨。这时老兵掏出一个红布包，颤巍巍
地打开，里面是一枚勋章。

我惊诧地问老兵：“这勋章是你的
吗？”老兵默默地点点头，并把一张盖有
村委会公章的证明递给我看。想到刚
才的“以貌取人”，我的脸微微地红了。

老兵告诉我，这是他退伍回乡后第
一次出远门，这次来部队就是想了却自
己一桩心愿。

1953年 1月，老兵所在部队在朝鲜
境内一个高地执行阻击防御任务，那场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战斗中，老兵
脸部一侧被弹片击穿，他简单包扎后不
下火线，表现十分英勇，击退敌人数次进
攻，直到昏倒在阵地上。醒来时，老兵已
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手术后，老兵变成
了现在的样子，一块小小的弹片永远留
在了老兵头颅里。老兵被志愿军总部授
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后来，
老兵带着这枚勋章悄然返乡，从此与老
部队失去了联系。

老兵告诉我，他每次梦到那场战
斗，都是哭醒的。老兵说，他只记得那
场战斗发生在朝鲜一个叫 205 的高地
上，其他的任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来了。
老兵说，他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希望能
找到老部队，想知道当年在 205 高地，
自己参加的是一场什么战斗。

老兵寻找老部队，这项任务对我而
言很艰巨。但我知道老兵寻找老部队
的意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场战
斗，是他一生不能泯灭的青春记忆。

因时间久远、线索有限，我只能按
老兵说的部队代号、入朝时间、205 高
地等零星线索，打电话查询。

3天后，我带着一摞资料找到老兵，
告诉他那场残酷的战斗是著名的丁字

山战斗。这是我通过北京的战友找到
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专家教授，经
过查阅相关资料给出的答案。为了慎
重起见，我又找到原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的同志帮助核实了相关情况。

老兵当年参加战斗的 205高地，位
于朝鲜中部的芝山洞地区。那场战斗
叫 205高地战斗，后因 205高地与 190.8
高地相接，形似一个“丁”字，就以丁字
山战斗命名。老兵所在部队作为志愿
军中部战线的一个前沿支撑点，像一颗
钉子楔入敌军阵地。1953年 1月 25日
这天，敌飞机、坦克、火炮向丁字山投掷
和发射大量弹药，竟无法攻克一个面积
不足30平方米的 205高地……

老兵获知这一切后，泪流满面地
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大半辈子，我常
常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都快敲破
了，就是想不起来……”

老兵擦干泪水，把勋章用红布认真
包好，连同我收集的那摞资料一起放进
挎包里。

老兵告诉我，几十年了，每逢重大节
日，他都把这枚勋章拿出来看看，回忆自
己曾经战斗过的日子……这枚勋章记载
着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是他的命根子。
现在自己年事已高，回去想把这段重新
找回的历史讲给孩子们听听，他要把这
枚勋章交给子女永远地珍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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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去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几位老战
友相约去看沙湖。因许久没来了，又见
沙湖，感到格外亲切。

沙湖生态旅游区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境内，这里有沙
有水，有沼泽；有鱼有鸟，有芦苇；还有
那声声响脆的驼铃，是名副其实的融江
南水乡与大漠风光于一体的“塞上明
珠”。尽管塞上热浪逼人，大家游兴却
十分高涨，深为沙湖美景所震撼。

沙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万亩水
域和千亩荷塘、千亩芦苇。远远望去，微
波荡漾的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粼粼闪光，
肥圆的荷叶簇拥着娇嫩的荷花，挨挨挤
挤。湖上千帆竞发，浪遏飞舟。邮轮上年
长的夫妇牵手而坐，好似中秋月光美丽动
人；年轻的情侣相拥而立，好似夏日午阳
热情似火。小游艇如离弦之箭，溅起冲天
水花，乘客中胆大的惊险动作不断，胆小
的惊叫声连天。荡小舟的身披蓑衣，手执
鱼竿，俨然是那“愿者上钩”的垂钓老翁。

乘船穿梭在这郁郁葱葱的芦苇间，
那《咏芦苇》的诗句便悄然浮于脑海，
“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
眼前这一簇簇的芦苇，虽无人打理却俊

俏挺拔、整齐美观，彰显着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如同沙家浜的青纱帐遮天蔽
日。沙湖的芦苇荡里栖息着白鹤、黑
鹤、天鹅等数百余种珍鸟奇禽，还无私
地养育了肥硕的沙湖大头鱼。

我们乘船到了景区南边的沙漠，一
望无垠的沙海，一队队迤逦前行的驼
队，把我们这些戎马一生的老兵带回了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萧关古战
场，又好像走上了茶马古道的丝绸之
路。那两千公顷半流动的沙丘，细如藕
粉、柔如绸缎，赤脚行走其中，如沐足
浴。聪明的沙湖人真是做足了沙的文
章：放眼望去，有成群结队的沙漠之舟，
有栩栩如生的沙雕，有沙漠冲浪的摩托
车、汽车，还有沙橇如流星般在陡峭的
沙堆上飞滑而下，引得我们这些年过半
百的老叟也意气风发，跃跃欲试。

一上午的游览，大家都饥肠辘辘。
我们找到一处餐馆，这里的主菜多以沙
湖大鱼头为主，剁椒间杂其中，显得红
红火火；这里的水煮野鸭蛋也很入味，
蛋清如银，蛋黄似金；还有清香鲜嫩的
野蘑菇，都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几个老战友游得尽兴，聊得也尽
兴。这里从最早的一片洼地荒滩到眼前
的旅游胜地，沙湖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看到祖国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我们相视
而笑，心间仿佛有着道不完的“渔歌唱晚”。

又 见 沙 湖
■王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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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位于

贵州遵义与桐梓之间，是遵义的北大

门，地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

后，决定及时控制娄山关。8日，朱德

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2师先

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

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

9日，红军与国民党守敌激战 3个小

时，占领娄山关，当天上午攻占桐梓

城，随后向牛栏关、松坎前进，于15

日占领松坎，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

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保证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遵义会议） 顺利召

开。本文记述了红1军团第2师第4团

参加娄山关战斗的情景，反映了红军将

士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

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一军团二师四
团胜利完成了强渡乌江天险的艰巨任务
之后，跟随六团向遵义前进。天公偏不
作美，竟下起倾盆大雨，战士们全身都
被淋湿了。上面雨浇，下面路滑，前面
部队走不动，后面就一个跟着一个地拥
挤在泥泞的路上。严寒的冬天虽然还没
下雪，但寒风吹来，冷彻肌骨。加上乌
江战斗三天三夜来未曾入睡，战士们这
时已显得极为疲倦。正在这艰难困苦的
时候，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六团已经占
领了遵义城！大家用特别洪亮的声音互
相传告着。疲倦消失了，到处都响起胜
利的笑声和歌声。

在泥泞的路上继续了三个钟头的行
军，才进了遵义城。只见城内街上插满
了红旗，居民家家户户都燃放着鞭炮敲
着锣鼓，大街两旁人山人海，夹道欢
呼：“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红
军队伍真好！秋毫无犯！”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
个大城市，也是贵州省第一流的大城
市，市面繁荣，街道整齐，居民也很稠
密。有一条横贯新、旧城间的小河，在
那碧绿色的流水上面映显出雅致的石桥
和桥边垂柳的倒影，这与整齐的红军队
伍和飘扬在空中的红旗，合成为一幅美
丽的图画。特别是手执红旗在街头向群
众宣传红军的男女学生，更使我们感到
亲切，也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和鼓舞。
在这热情而美丽的城市，谁不想多逗留
几天。

可是我们的希望并没能如愿以偿。
当我们刚刚到北城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团
部，我和杨成武政委赶紧迎上去，刘总
参谋长好像是几天未睡的样子，面容消
瘦，但丝毫也找不出疲倦的迹象，他对
我们说：“你们四团立即出发，追击北
逃之敌。”我和杨政委不约而同地互相
望了一眼，总参谋长面带笑容亲切地
说：“想休息一天是吗？不行！现在还
不行，必须趁敌人在桐梓和娄山关还没
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一个穷追猛
打，扩大我军的前进基地。你们的任务
是：坚决夺取娄山关，相机向西北发展
占领桐梓县城，粉碎敌人的反扑，巩固
遵义。”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娄山关
的敌情，指示了在进攻中应注意的事项
后，又说：“要告诉指战员同志再忍受
些疲劳。你们强渡乌江打得很好，相信
你们能够继续完成这一新任务。”我们
同声回答：“好！立即出发，坚决完成
任务！”他最后又特地嘱咐了一句：“记
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和
你们师部联系。”

刘总参谋长亲自到前面指挥部队，
交代任务，加上他指示的详细，要求的
严格和对敌情的了如指掌，这一切都给
了我们信心和勇气。

我们立即召集连以上军政干部传达
了总参谋长给的任务，并进行了讨论。
有一个副连长说：“从强渡乌江到现
在，战士们都还没有休息过，现在确实
疲劳得很。许多人在路边上倒下去就睡
着了，可不可以让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杨政委耐心地向大家进行
解释，说明任务的重大意义。杨成武同
志年轻活泼，朝气蓬勃，待人诚恳而亲
切，说话风趣而有煽动力，他做动员工
作真有办法，不到十分钟，也不过几句
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纷纷回到部队
进行战斗动员去了。

出发的号角响遍了北城，队伍立即

向着娄山关前进了。战士们荷着他们各
自的武器，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和子
弹，身上挂着刺刀和手榴弹，精神抖
擞，斗志昂扬。我回头看看，见战士们
还是一个紧跟着一个用矫健的步伐迈进
着，不禁对杨政委说：“你看战士们还
是很精神，真不简单！”
“当然啰！没有这两下子还能够消

灭敌人吗？”杨政委幽默地回答。
从遵义往娄山关有一百二十里，一

条弯曲而又崎岖的公路，经过娄山关通
向桐梓县城。我们的队伍，按照预期遭
遇的部署，各级指挥员的行军位置皆提
前一级，顺着公路疾步前进。走了大约
八十里，到达板桥镇附近，前卫连派人
来报告说：“前方约五百米处发现敌人
约一个排，我们已向敌人攻击前进。”
于是我们就督率部队跑步前进，以迅雷
不及掩耳的速度投入战斗。只用了大约
二十分钟，就结束了这场战斗，并俘虏
了十几个敌人。

原来敌人早就集中在板桥镇子的西
北面准备逃跑，一发现我们到来，马上
就向娄山关溜走了。时间已经黄昏，娄
山关又有敌人把守，追击无益，上级决
定要我们在板桥休息一夜，准备明天向
娄山关进攻。

板桥是一个不大的市镇，大约有数
百户人家。市镇的边缘有无数高耸的圆
叶大树，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环绕半
个镇子。晚霞，照耀着每个红色英雄的
战士，显得分外雄壮和可爱。进入驻
地，天色快要黑了，按照红军传统的老
规矩，掌旗兵把团的红旗插在大门口。
居民看到旗子上写有“四团团部”字
样，于是就渐渐聚集起来，不一会儿，
就有百余人把杨政委围在当中。只听见
几个穷人在说：“红军官长先生，你们
太辛苦了，我们这些都是干人儿。”杨
政委也兴致勃勃地和群众谈着话，总支
书记林钦材带着一队宣传员也来到人群
中向群众开始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以及
红军的任务，说明人民的贫穷和痛苦是
由何而来，听过这些道理的群众，都争
先恐后地说：“官长先生，你说得对，
我们这里的人都被那些财主弄光了。最
近还在要兵，什么三丁抽一，五丁抽
二，到处都在抓人。村里的女人被任意
奸淫，不依的全家都要遭殃。王家的
军队坏得很啰！刚才还在这里抢东
西。”有的非常悲切地说：“你看我们多
穷呀！”说着说着，许多人都已经掉下
泪来。

忽然一阵寒风吹过，我打了一个寒
噤。下雪了，雪花夹杂着小雨。再看看
这些可怜的贫苦人民，都光着脚，除了
几个上年纪的人穿有叠叠补丁的夹衣之
外，那些青壮年都只是穿着一些不遮体
的单衣。他们向杨政委诉说着苦情，愈
说愈愤慨，最后一致要求红军为他们申
冤报仇。政委答应了，并要政治处的同
志记下群众的诉说，马上进行调查。根
据群众的要求，我们当即逮捕了一些恶
霸地主，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财物，立
即分发给群众。贫苦的人们扬眉吐气
了，每人拿着一大包分得的东西，有说
有笑地回家了。

打过土豪，分完财物，许多青壮年
要求参加红军。几个老年人亲自把他们
的子弟送来了，并再三嘱咐要听官长的
命令。长征以来使人感动的事太多了，
这些使人感动的事情，教育鼓励了我
们，我呆呆地望着他们，不知什么时
候，脸颊上布满了泪水。

午夜十二点了，几个老年人还在向
我详细讲述娄山关和桐梓县城的地形。
他们说娄山关东面有一条小道，可以绕
到桐梓县城，但这条路要远十多里，而
且很不好走，都是乱石头，自从有了公
路以后就多年没有人走了。这是一个重
大的收获，这一收获，使我紧张而疲劳
的身体，立刻变得愉快轻松起来。

早晨天气晴朗，正要去镇外走走，
忽然得到师部要我们原地休息一天的命
令，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让部队补
过新年，并做些洗衣服、擦拭武器、调
整弹药和了解敌情、地形等战前战斗准
备工作。幸好在分地主恶霸财物的时
候，还剩下些猪肉、腊肉、鸡、鸭等，
这就有了丰富的年货。士兵委员会按照
老习惯派团的副官邓光汉为代表，拿着
一副猪肝和两包点心一瓶茅台酒，来向
我们祝贺新春。我们留他一块过年，大
家亲自动手做起饭菜来。我和邓光汉都
是当时上好的厨师，自己做的菜吃起来
真香！只是因夺取娄山关的任务还没完
成，到底比不上以往年节的尽情和
轻松。

放下了酒杯，时已过午，我们率领
侦察部队前往娄山关进行实地侦察。刚
要出发，听到背后有人在喊：“红军先

生，请等一等。”回头一看，原来是一
个跛脚的人。他提着一个包裹，脚步蹒
跚地走到我们跟前。指着包裹说：“这
是有名的化风丹，是我们板桥镇出产
的，能医治百病，昨天王家军抢来后遗
落在这里的。我是一个残废，不能为红
军出什么力，把这点小小的东西送给你
们吧。”东西虽然不多，话也只有几
句，但那么的亲切和动人啊！我和杨政
委赶紧过去握着他的手，衷心感谢他的
这番好意。

行不上三个钟头，便到了娄山关。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四周山
峰环立，陡峻非常，两座山峰之间，形
成一道狭窄的隘口，这就是被称为“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从遵义
通往桐梓的公路，沿着这座山峰蜿蜒而
上；从山下仰望这条公路，像一条云端
飞舞的长龙。此时西南方向的天空正弥
漫着一抹红霞，把娄山关左右林立的山
峰映成紫红的颜色。

娄山关的左面是悬崖绝壁，右面是
险峻高山。要夺取这座天险的娄山关势
必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守关
之敌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侯之担部的三个
团，乌江之战已使他们丧魄失魂，似惊
弓之鸟，而且他们也没有好的武器，对
付这样的敌军并不困难，但地形对我们
太不利了。我和杨政委商量后，认为在
作战部署上要十分精密，既要从正面强
攻，又要设法从侧面抄袭才能奏效。左
面的悬崖绝壁是无法过去的，但右面的
险峻高山或者可能攀登，如能从这里找
到一条可行的小道，迂回到敌人侧背后
是最为理想的。为了达到“夺关快，伤
亡少”的目的，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
连队干部，今晚研究一下，看如何才能
完成任务。为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我
们又确定了各级指挥员的代理人，以备
万一在战斗中遭到伤亡不致中断指挥。

侦察完了，回到板桥，晚上又找来
十几个居民，我和参谋长李英华同志共
同再一次地询问了通往桐梓的小道情
形。在调查清楚之后，立即命令侦察队
和工兵排星夜搜集竹竿、绳索和钩镰
等，以备爬山使用。

一月六日拂晓，部队由板桥镇出
发，向娄山关前进。八时许逼近山脚。
一营为前队，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
顺率领全营沿公路向娄山关以梯队形展
开前进。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
下待命。侦察队长潘梓年（潘峰）带领
侦察队和工兵排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
动，觅路攀登娄山关右面的高山向敌后
前进。

山上敌人恐慌地向我下面进攻部队
射击。有个参谋同志说：“活见鬼，还
隔两千多米他们就开枪了，真是吓破胆
了。”通信班已架好公路旁边通向遵义
的第一根电话线，我正要向师部报告战
斗开始情况，拿起听筒，不料已经有人
先我在讲话。我感到非常奇怪，连忙紧
握着送话筒的一端向杨政委招手，一同
贴耳细听，听到一方以急促而又十分恐
慌的声调说：“红军来了，有好几个
团，正向我猛攻，我们快吃不住了，要
马上派兵来增援，要快！”接着另一方
用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已派有
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
守，不准后撤一步。要注意警戒东边的
小道，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桐
梓城。”这明明是侯之担师部在与王家
烈通话。我们已经将通向敌方电话线的
一端剪断了，为什么敌人通话我们还能
听见呢？这是一个谜，使人不解。仔细
检查了一下才找出其中的奥妙，原来是
这样的：我们通往遵义的师部的电话
线，是利用了敌人原来由遵义通向娄山
关的电话线，虽然将通向娄山关敌人方
向的电话线剪断了，但是由于被剪的那
一端落在地面上，经过地面雨后的积水
和地线，因此敌人讲的话就传到我们的
电话机上来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
获，想不到娄山关旁真有一条小路，而
又是敌人最担心、最空虚的缺口，有这
条小路我们的侧翼迂回部队就能迂回到
敌后，就会使我主攻部队减少伤亡，我
们当然不能放过这一良好的机会。于是
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梓年同志，
并命令其虚张声势地向桐梓方向前进，
截断娄山关敌人的后路，并袭扰桐梓
城。又指派专人继续窃听敌人的电话，
因为它是很好的情报来源。又令正在仰
攻的部队，暂缓攻击，布置好左侧优势
的强大火力，待命总攻。

一个钟头后，一切总攻的布置都已
经安排妥当。正在这时，敌人的电话铃
又响了，监听人员用兴奋的神色在向我
们打着手势，我大步走拢去接过听筒，
杨政委也走了过来。我们听到的还是方
才敌军部的那家伙的声音，但已经不是

先前那种漫不经心的泰然声调，而是用
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
“喂！是侯师长吗？在你们的后侧发现
大量赤匪在向桐梓运动，军座让你们立
即撤退，要快！不然会被截断后路。我
们先走了。听到没有？”另一方则以恐
慌的颤声说：“听到了，我……我马上
撤，你们得掩护一下。”这几句话后，
再也听不到敌人通话的声音了。

我们已经知道敌人要跑！快！快快
总攻击！于是十多支军号向娄山关一齐
吹起雄壮而嘹亮的冲锋号：“嘀嘀嗒嗒
嘀嘀嘀……”所有的轻重机关枪，随着
号音也一起向山上敌人开火了。无数的
红色勇士们，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
像生龙活虎一样向山顶上飞奔过去。

敌人在做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
在石头掩体后面，坚守着狭窄的关口，
并以机关枪、手榴弹、石头向我们射击
和投掷。我主攻部队不断向敌人进行猛
烈攻击，敌人也顽强抵抗。只听得枪炮
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动着山谷，子弹在
身边、头上哧哧地啸叫着飞个不停。这
样战斗了两个钟头以后，忽然，随着接
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笼罩着山顶的
浓雾霎时散开了。只见战士们挺着手中
的刺刀，在枪林弹雨中向敌人猛冲过
去，以白刃扑搏，进占了娄山关的关
口。枪声已渐渐停了下来，关口上的敌
人受到了极大的杀伤，全部溃退下去。
部队在跟踪着溃敌进行穷追。我们上到
关口，只见公路两旁被打死的敌人尸体
满地，血迹斑斑，伤兵哀声号叫。再行
几步，见有茅屋数间，石碑矗立，上面
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俯视白云数
朵，红日已然升空，确有“举头红日
近，回首白云低”之感。

枪声渐渐稀疏，看来敌人是在我们
侧翼部队还没有来得及截断他们的后路
之前，就开始狼狈地逃跑了。在沿公路
向桐梓跑步追击前进当中，到处都是敌
人抛弃的东西：有步枪、子弹、烟枪、
军服、撕下来的臂章、棉被、雨伞、包
袱、背篓甚至文件。除武器弹药之外，
谁也顾不上去捡那些东西。

一气追了约四十里，已到桐梓城
边。接到季营长的报告说：“已经占领
桐梓城，潘梓年所部已出桐梓西北向牛
栏关方面警戒，是役俘敌数百名。”进
得城来时已正午，布置警戒后休息待
命，并向师部报告胜利的战果。

四点钟的时候，师部赶到了桐梓。
师政委刘亚楼同志面带笑容，精神十
足，带着掩饰不住的愉快向我们说道：
“这一仗打得很好，不过你们又得马上
出发，六团的一个营归你们指挥，向牛
栏关松坎前进。”

我们立刻又整队出发了。次日拂晓
前，在新站与敌人两个团进行了一场激
烈的战斗，从八时许开始一直打到黄
昏。八日黎明占领了松坎。

正是在松坎，我们听到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
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新的领导的消
息。这时我们才理解到刘伯承总参谋长
在进入遵义时之所以要我们急促北进的
道理。到这时为止，红四团胜利地完成
了上级所给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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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天险娄山关
■耿 飚


